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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画家张圣时的《鹰》以
!"#万元拍卖成交。至此，现场拍卖
的张圣时 $幅作品成交额达到 %&#余
万元。

张圣时是国画大师傅抱石的唯一
入室弟子。

张圣时自幼酷爱绘画，"# 岁开
始向家父学画，"' 岁以绘画第一名
考入泰安省立三中。"()* 年又以优
异成绩被保送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
画，得到傅抱石先生的亲自指导。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但他
劳动之余仍不辍笔耕，勤勉挥毫，不气
馁，不妥胁，绘出了一幅幅壮美山河。
张圣时作画一直延用老师的刷子画

法，使其作品雄浑大气，磅礴恢宏，苍
劲有力。南京大学（前身是中央大学）
校庆时，张圣时的《鹰》作为校友礼物，
被学校评为唯一的特等奖。傅抱石的
长子傅小石说：“张老的国画注重先形
后神，形神兼备”，可谓一语中的。这也
正是傅抱石先生向他的学生张圣时一
再讲到并强调的创作要义。形是神的
载体，有形才能传神。李苦禅先生说：
“师古人之迹不若师古人之心，状自然
之貌不若摄自然之魂。”这说明写形是
手段，传神才是目的。

张圣时晚年的创作之路，正是沿
着这些经典画论指引的方向走过来
的。为了达到形神兼备的要求，他在
创作中十分注重将形的概念纳入笔墨
神韵的意境之中，力求生动与传神。
他在作品中对光影、色彩和构图进行
的匠心处理，其目的仍在于表现作品
的情感和文化理念。由此，先生笔下
的很多人物、山水和翎禽画作，都呈
现出了栩栩如生的神态。

在这些作品中，张圣时力求恰到
好处地把握形、神、意三者的关系，
尽可能选择质朴和熟悉的物象，寻找
通俗和雅致的艺术语言，把内心之
意、之趣、之思，通过物象体现出
来，以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获得审
美享受。他在作品中不仅着力表现自
然景物的勃勃生机，更寄托着自己丰
富的内心世界和人文追求，达到一种
境与神会、神与意合的精神境界。

晚年的张圣时以积学深厚和宽阔
练达的胸怀，品味着现代人的生活，
又在品味和对比中使精神得到了升
华，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艺术责任感。
他把那段痛苦的磨难和经历化为了艺
术创作的动力和激情，因此，就有了
风雨中搏击的雄鹰，有了在山涧奔
突、徜徉和月下独行的山君，有了暴
风骤雨下临窗对坐的闲适和淡定。

摄自然之魂
岳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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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名字往往是词汇对于一
个人的终生契约。留者，存也；英
者，花也；把苏氏的满腔柔情留存在
花里，也许是苏留英的宿命！难怪都
说她的花儿画得好！说不定，她还有
机会留学英国或去举办画展呢。

苏留英的画路较宽：冬梅、秋
菊、夏荷、春兰、紫藤、牵牛、海
棠、水仙都进入她的视野和画面。然
而她钟情最深，画得最多，也画得最
好的，还是“佳名唤作百花王，独占
人间第一香”的国花牡丹。

牡丹，上古无此名，统称芍药，
唐以后始以木芍药称牡丹。唐开元
中，牡丹盛于长安；至宋，以洛阳为
第一；在蜀，以天彭为第一。他花皆
连用本名，唯牡丹独言花，故有花王
之称。自唐以来，世人盛爱牡丹，至
今不衰。

牡丹，是最易画也最难画的题
材。说它易画，在于画牡丹者多多；
说它难画，在于画得好的少少。主要
问题，一是俗，二是僵。看那几乎无
处不在的牡丹画，有的像纸花，有的
像绢花，有的像塑料花，有的像有机
玻璃花乃至金花银花，唯独不是活
花；没有富态贵态，没有娇态媚态，
更没有香味香气。

说苏留英的牡丹画得好，在于它
脱俗入雅，脱工入写，富于柔情，洋
溢着青春鲜活气息。其特色在于：
润、蕴、韵。

润，滋润是也。怡红公子贾宝玉
说：“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
做的骨肉。”苏留英的牡丹，以水魂
作花魂，彩墨浑然，特别滋润，有着
生命的汁液在其间汩汩涌动。杜甫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歌》 说：“元
气淋漓幛犹湿”，一个“湿”字，概
括了元气沛然的鲜活生机。人称牡丹

为“仙子”，大概它同水仙、荷仙、
凤仙等与“仙”有关的花儿都跟道家
有缘———八仙不是道家的神仙吗？八
仙之一的韩湘子不是曾经在初冬时，
数日内令牡丹花开数色，每朵又有诗
一联，令人大为惊异吗？———道家之
祖老子说：“上善若水”，水生成万
物，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几于
“道”。一部《老子》可以说就是一部
水的颂歌！谁懂得了水的奥秘，谁也
就接近了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蕴，涵蕴是也。苏留英的牡丹，

像她本人一样，不显摆，不张扬，默
默地散发着温馨的芳香。一如那幅
《富贵花开》 的题跋：“国色天香富
贵花，开遍寻常百姓家。”无论姚黄、
魏紫，都没有“我花开时百花杀”的
霸气，也不像“曳珠顶翠朝帝君”的
贵夫人，而更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
女，生机里透着一点娇羞；或像三日
调羹汤的少妇，高雅里含着几分家
常。

韵，情韵是也。清初编校《芥子
园画传》的“湖上笠翁”李渔在《闲
情偶记·声容部》 中说：“古云：
‘尤物足以移人。’尤物何？媚态是
已。使人不知，以为美色，乌知颜色

虽美，是一物也，乌足移人？加之以
态，则物而尤矣。……媚态之在人
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是无形
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
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
物’。”李渔说的是美女，其实美花岂
不也是如此？

苏留英的牡丹，除红牡丹外，黄
牡丹尤其精彩！如 《风吹牡丹俏》、
《沐春》、 《多给自己一些空间》、
《洛阳常见画图中》；其他还有紫牡
丹、绿牡丹、蓝牡丹乃至白牡丹、墨

牡丹。《吻春风》、《同春图》、《清
风闻香》、 《淡妆素抹更销魂》 等，
从画题亦可见出其内涵的妩媚。这些
牡丹，造型绝少癫狂，用色力避浓
艳，却以顾盼的俯仰，袅娜的摇曳，
疏密的花叶，透明的花瓣，以及点染
的几许蜂蝶，营造出一种无形而可感
的氤氲氛围。它们虽淡妆素抹，而以
曼倩之俏姿，浮动之暗香，脉脉之柔
情，飘忽之轻吻令人销魂，这才是
“花中尤物”的品位！

苏留英的花卉和牡丹，其图式语
言和笔墨语言基本上仍属于传统的范
畴，但不是封闭的范畴而是开放的范
畴。学画，她走过了许昌学院—北京

画院—中国美协；画风，她经历了传
统—新潮—传统；语言，她运用了减
法—加法—减法。在北京师从画家石
齐、彭培泉期间，首都波涛翻滚的美
术新潮令她眼花缭乱。她也曾经尝试
揉纸、积彩、撞粉、拼贴、拓印以及
擦吹喷淋等技巧，拼命追风赶潮，然
而一阵忙活过后，她又陷入了不知驻
足何处的迷茫。
《老子》 第 )) 章说：“知止不

殆”。《礼记·大学》 进而阐释：“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
历了一段徘徊的苏留英，决定听从自
己的直觉，顺从自己的本性，汲取新
鲜营养，回归笔墨传统，以画青春柔
情牡丹为主，带动其它花鸟创作。

有了定见，虑而能得，苏留英的
牡丹创作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
升，个人的风格面貌也更加鲜明。她
融会了工笔和写意，有时引入西画的
背景为花卉设置花瓶和衬布，有时把
花鸟置于云霞雨瀑之下，有时吸收水
彩等技法将墨消融于色彩之中，但却
不脱离传统花鸟画的本土本根，在重
视写生和抒情的基础上绵延传统，营
建和扩展自己的精神家园。

画家画到一定水平之后，面临的
挑战不再是技法而是文化修养。古人
云：“雪中立鹭。愚者观鹭，智者观
雪，圣者观白”，我续一句“神者观
化”。由“观鹭”到“观雪”到“观
白”到“观化”，每位画家都有迂回
曲折的长路要走。愿苏留英沿着“且
留柔情写英姿”的“青春牡丹”之
路，一步步地进入牡丹仙子的仙境，
神者观化的化境。

图为苏留英作品

且留柔情写英姿
———读苏留英的花鸟画

翟 墨

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一种特殊
的文化符号，以其特有的内涵与
形式、强烈的民族文化感染力，

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日，当代
著名军旅书法家李洪海在海南省
万宁市举行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
第三次大会上，将其精心创作的
书法作品“深化合作共创美好未
来”送与非洲代表团，受到外国
友人的高度赞赏。

李洪海上世纪 %# 年代师从
启功先生，其书法骨势清秀、精
美洒脱，启功先生称赞其作品：
“舞鹤游天、群鸿戏海”。李洪海
在热衷于国内书画艺术发展的同
时，也致力于把中国的书法推向
世界，使书法真正成为中外文化
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他积极参与
“请进来”、“走出去”的书法对外
交流活动，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书法使
者”。其书画作品被中联部指定为
国家领导赠送外国元首礼品，书
法作品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国际
政要和文化名人。本次是李洪海
第二次应约为中非合作会议赠送
书法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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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说“凡事之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
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

苏东坡真是千古一人，关于草书与真书，大字与小字的论
述，恐怕再没有比这更精辟的了。草书难于严重，尤为深见。

然而，“草书难于严重”，有几人可知哉？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看到鹏程的草书就依稀有“严重”

的感觉，只是比较隐约，不明显，看得出受着地域和年龄的局
限。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再看他的草书，这种感觉明显已转换
成了一种自然流露。

人生如梦，其实艺术亦然。
鹏程于书法有着扎实的传统功夫，按他自己的话说，小时

候父母对他的要求是，什么都可以不好，但毛笔字必须好。而
这一点恰恰符合了书法学习的根本。精谙书法的人都知道，书
法如果没有童子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父母的要求，当然还是外在的，喜欢笔墨喜欢纸砚才是内
在的源泉。这个源泉让他溯流而上，跋涉寻找；于是，在他的
尺楮间，除了幼时的真楷，还陆续地融入了篆、隶、行、草等
多种字体。对这些字体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一次次超越，
一次次否定，直至精于腕指，熟于胸怀。这当中，当然也有选
择、有偏好、有矢志所为。草书，便是这选择、偏好、矢志的
结果。

从湖南进入北京，是鹏程作为艺术家的一次重要的选择；
而入选沈鹏书法课题班，真正拜入沈鹏先生的门下，则应该说
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飞跃。诸体兼擅，八法精研，格高韵古
的沈鹏导师，对他的影响应该不言自喻，而这些也恰恰体现鹏
程对于草书的创作上。

和其他草书家相比，鹏程的草书有着明显的自家风气，这
一是来自于他多年对书法基础的学习，来自于他在沈鹏老师处
求得的真经，同时还因为他早期学过油画，对画面关系的处理
得心应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对草书的独特领悟力，对虚
实节奏的一触而通。

他的草书有着很深的徐渭的底子，但其脱落顿挫之感，无
疑来自于唐人的旭素，而其纵横恣肆又不乏王铎和傅山的才
情，其精微处的翻转沉雄则明显受《十七帖》的深浸。

如果说对书法内功的着力，使其草书在笔墨技巧上日臻成
熟且颇有心得，那么平日里对唐诗宋词古文的喜好，则使他的
这种心得铸成了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不经意间落到其笔下，养
其雅，而去其俗。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按我的理解，三十所立
的是志，而非业；四十不惑，是理而非途。

鹏程三十不足即有专攻草书之志，不逾四十，而通草书杂
揉之理，志理可谓相一。

曾有观者，谓其作草：“落笔有动青云之势”；今观其作，
信然耳，此亦东坡“草书难于严重”之谓也！

笔舞动青云
观鹏程草书近作有感

周祥林

张圣时画作


